
﹁
阿
茂
整
餅–

冇

樣
整

樣
﹂，
指
那
些
專
製

造
無
聊
事
物
的
人
。
元
旦
那
天
朋
友
聚
會
，
我
就

做
了
﹁
阿
茂
﹂，
在
朋
友
家
烘
焙
了
一
盤
曲
奇
餅
。

事
緣
朋
友
約
聚
會
的
時
候
，
我
心
血
來
潮
，
突

然
想
起
中
一
家
政
科
學
過
一
種
叫rubbing

in

的
方

法
，
造
曲
奇
餅
很
方
便
，
便
在
網
上
跟
朋
友
說
，
不
如

聚
會
那
天
試
造
吧
。
其
實
中
間
這
幾
十
年
我
都
沒
再

﹁
整
過
餅
﹂，
但
記
得rubbing

in

的
方
法
：
用
手
指
頭
把

冷
凍
的
牛
油
小
粒
，
快
速
揉
進
麵
粉
裡
去
，
再
加
入
雞

蛋
、
奶
、
白
糖
和
各
式
配
料
，
像
提
子
乾
、
合
桃
粒
、

椰
絲
、
巧
克
力
碎
等
，
揉
成
微
濕
的
麵
糰
，
再
分
成
小

餅
，
放
進
二
百
度
焗
爐
焗
約
廿
分
鐘
即
可
。
簡
單
方

便
，
小
孩
也
做
到
。
要
是
在
家
做
蛋
糕
的
話
，
打
蛋
打

到
手
軟
，
不
然
就
要
有
打
蛋
機
，
太
麻
煩
。
這
方
法
完

全
沒
有
這
些
問
題
，
只
要
家
裡
有
麵
粉
牛
油
等
這
些
普

通
材
料
，
半
小
時
就
有
香
甜
鬆
脆
的
曲
奇
餅
吃
！

幾
十
年
沒
烘
東
西
，
元
旦
那
天
膽
粗
粗
試
了
，
算
是

成
功
，
只
是
太

忙
忘
了
放
糖
，
幸
好
有
放
巧
克
力

碎
，
味
道
還
可
以
。
朋
友
們
宅
心
仁
厚
，
都
說
是
健
康
曲
奇
。
不
過

錯
有
錯

，
沒
放
糖
的
淡
口
曲
奇
，
原
來
抹
果
醬
吃
也
很
美
味
，
配

蜜
糖
也
不
錯
，
吃
上
去
有
點
像
英
式scone

。
不
過
這
也
許
證
明
了

我
的
手
法
不
正
宗
，
不
夠
脆
。

據
借
出
家
裡
廚
房
給
我
﹁
整
餅
﹂
的
朋
友
說
，
我
那
天
為
他
證
實

了
一
件
事
，
原
來
他
家
中
的
電
蒸
焗
爐
，
那
個
焗
爐
功
能
是
真
正
可

以
用
的
，
雖
然
熱
力
只
到180

度
，
但
已
可
以
做
很
多
食
譜
。

後
來
更
高
興
的
，
是
另
一
個
朋
友
回
家
再
造
一
次
，
十
分
成
功
，

她
兩
個
女
兒
很
喜
歡
。
我
們
約
好
了
，
下
次
聚
會
，
再
下
一
城
，
試

造
蘋
果
碎
餅apple

crum
ble

。

烹
飪
可
以
維
繫
感
情
，
原
來
是
真
的
。
烘
焙
的
好
處
，
是
可
以
幾

個
人
一
起
做
。
烤
箱
還
有
一
個
特
點
，
就
是
有
神
秘
感
：
放
進
去
，

關
上
門
，
再
打
開
，
東
西
就
好
了
。
當
然
也
有
失
敗
的
時
候
，
跟
燒

陶
瓷
幻
得
幻
失
的
感
覺
差
不
多
。

上
面
的
曲
奇
餅
，
麵
粉
牛
油
糖
的
比
例
是
四
比
二
比
一
。

Y
outube

有
很
多rubbing

in

的
示
範
，
祝
你
成
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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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家
廊
王
曉
華

阿茂整餅
伍淑賢

翠袖
乾坤

上
個
世
紀
七
十
年
代
末
，
與
一
班
記
者
遊
台
灣
。

當
年
有
兩
大
﹁
景
點
﹂，
是
文
化
人
必
到
之
地
。
一
是

西
門
町
的
牛
肉
場
，
二
是
華
西
街
一
帶
。
所
謂
﹁
牛

肉
場
﹂，
即
豔
舞
場
所
；
華
西
街
是
公
娼
之
地
，
我
們

不
去
嫖
，
而
是
去
觀
光
；
而
圍
繞
這
條
街
的
，
是
一

排
排
的
食
肆
、
食
檔
，
漫
步
其
中
，
其
樂
無
窮
。

這
裡
一
入
夜
，
就
熱
鬧
非
常
，
人
頭
湧
湧
。
最
吸
引
目

光
的
就
是
生
剝
毒
蛇
，
吃
其
膽
；
還
有
無
數
的
野
生
動

物
，
大
飽
胃
囊
之
餘
，
更
可
觀
其
光
。
記
得
行
經
一
檔

時
，
忽
見
一
鐵
製
之
籠
，
上
開
一
圓
頂
，
不
知
何
許
物

也
，
奇
而
問
台
灣
友
人
。
他
說
：
﹁
你
們
看
！
旁
邊
有
什

麼
？
﹂
猴
子
！
有
兩
三
隻
猴
子
被
繫
在
一
旁
；
頓
時
，
我

們
明
白
了
，
那
是
吃
猴
子
腦
的
設
備
。
在
寒
風
和
熱
氣
的

環
繞
下
，
禁
不
住
不
寒
而
慄
。

為
了
看
客
食
猴
子
腦
，
我
們
枯
站
一
邊
，
靜
靜
等
候
食

客
。
然
而
，
直
到
深
夜
，
仍
不
見
有
人
光
顧
，
即
為
猴
子

慶
幸
，
卻
為
失
眼
福
而
敗
回
。

昨
夜
看
薛
興
國
的
︽
中
國
人
必
吃
的
文
化
宴
︾︵
香
港
：

三
三
堂
文
化
有
限
公
司
，
二
○
一
一
年
十
月
︶，
其
中
有
三

篇
述
及
﹁
九
大
禁
菜
﹂
的
，
其
中
一
菜
就
是
猴
頭
，
殘
忍

度
名
列
第
一
。
薛
興
國
說
：

﹁
聽
長
輩
描
述
吃
活
猴
腦
的
故
事
，
已
經
是
孩
提
時
代
的
事
了
。

怎
麼
這
年
頭
還
有
吃
？
應
該
吃
的
是
﹃
猴
頭
菇
﹄
吧
？
﹃
猴
頭
菇
﹄

又
稱
﹃
猴
頭
﹄，
會
不
會
是
誤
傳
？
野
人
才
會
吃
猴
子
的
腦
袋
吧
？
﹂

這
不
是
﹁
誤
傳
﹂，
而
是
真
有
其
事
。
可
惜
，
我
們
在
台
灣
沒
有
看

到
，
直
到
於
今
，
仍
覺
﹁
遺
憾
﹂。
這
殘
忍
的
食
法
，
相
信
台
灣
已
取

締
了
。
由
此
可
見
，
中
國
人
的
食
譜
，
真
是
千
奇
百
怪
，
﹁
九
大
禁

菜
﹂
如
﹁
活
叫
驢
﹂、
﹁
烤
鴨
掌
﹂、
﹁
鐵
板
甲
魚
﹂
都
是
匪
夷
所

思
、
活
生
生
的
烹
飪
法
，
薛
興
國
慨
嘆
：
﹁
真
的
是
太
殘
忍
了
。
﹂

這
部
書
分
為
三
部
分
：
﹁
歷
代
美
食
足
印
﹂
、
﹁
吃
遍
神
州
南

北
﹂、
﹁
千
奇
百
趣
食
典
﹂，
上
說
的
殘
忍
食
譜
，
見
於
第
三
部
分
中

的
﹁
奇
聞
﹂。
雖
知
薛
興
國
是
食
家
，
但
和
他
的
交
往
飯
局
中
，
他
對

吃
，
並
不
講
究
。
一
碟
雞
鵝
飯
、
臘
味
飯
，
他
都
吃
得
津
津
有
味
，

而
且
吃
得
很
快
，
並
非
﹁
慢
食
主
義
者
﹂。
他
反
對
﹁
慢
食
﹂
：
﹁
有

些
食
家
提
倡
慢
食
，
對
我
這
個
一
向
吃
飯
吃
得
比
別
人
快
的
人
來

說
，
實
在
﹃
難
頂
﹄。
﹂﹁
慢
食
原
意
是
品
嘗
食
物
真
味
，
但
如
果
是

輕
忽
了
食
物
的
某
些
味
道
，
不
就
失
去
了
品
嘗
的
真
義
了
嗎
？
﹂
有

些
食
物
，
決
不
能
﹁
慢
食
﹂，
於
我
而
言
，
往
往
是
一
食
為
快
。
一
吃

半
天
，
食
物
也
涼
了
，
何
味
可
言
？

平
生
嗜
食
辣
椒
，
但
從
來
不
知
道
：
﹁
辣
椒
的
味
道
，
其
實
是
甜

的
，
辣
椒
的
辣
，
才
是
刺
激
感
官
的
來
源
。
所
以
，
辣
的
辣
椒
，
帶

給
人
的
，
是
感
官
的
刺
激
，
不
是
味
覺
的
享
受
。
﹂
看
薛
興
國
這
部

書
，
使
我
這
﹁
塞
飽
肚
子
﹂
就
算
的
非
食
家
，
有
茅
塞
頓
開
之
感
。

何
況
，
薛
興
國
還
帶
我
們
進
入
古
代
的
食
文
化
，
由
春
秋
戰
國
一

直
吃
到
民
國
，
再
而
到
大
江
南
北
，
得
其
﹁
營
養
﹂
不
少
，
也
大
開

了
眼
界
。

將
食
與
中
國
傳
統
文
化
掛

，
這
個
食
家
，
真
非
一
般
的
食
家
。

殘忍文化的食譜
黃仲鳴

琴台
客聚

一
代
粵
曲
歌
后
小
明
星
三
次
姻
緣

告
吹
，
唯
一
一
位
知
心
知
己
男
友
才

子
王
心
帆
與
她
遙
遙
對
望
相
守
到

老
，
小
明
星
終
身
未
嫁
鬱
鬱
孤
守
到

老
，
到
一
曲
︽
秋
墳
︾
歌
中
吐
血
倒

在
台
上
玉
殞
香
消
。
時
值
一
九
四
二
年
七

月
十
三
日
，
若
她
再
能
捱
多
三
年
，
便
日

本
侵
華
結
束
，
可
惜
她
一
代
名
曲
后
，
未

能
見
到
祖
國
大
地
重
光
的
一
日
。

此
令
人
想
及
另
一
流
行
曲
的
一
代
歌
后

鄧
麗
君
，
在
亞
洲
和
日
本
揚
名
，
歌
聲
更

響
遍
中
國
大
地
之
時
，
她
小
居
在
港
，
後

在
赤
柱
置
業
長
居
，
可
惜
也
等
不
及
多
兩

年
，
未
到
九
七
回
歸
之
前
二
載
，
一
九
九

五
年
五
月
八
日
，
死
於
遊
泰
國
清
邁
之
旅

途
中
，
也
是
一
生
中
三
次
姻
緣
告
吹
，
猶

幸
能
在
終
歿
之
年
有
個
法
籍
男
友
伴
她
，
同
居
兩

載
，
但
二
人
因
言
語
問
題
未
能
一
通
心
曲
，
她
之
情

懷
空
寞
處
未
能
好
過
小
明
星
多
少
。
大
抵
奇
才
太
超

卓
便
遭
天
妒
。
小
明
星
遺
世
最
令
人
難
忘
的
是
一
曲

︽
秋
墳
︾
和
︽
風
流
夢
︾
；
鄧
麗
君
遺
世
名
曲
是
︽
月

亮
代
表
我
的
心
︾
和
︽
甜
蜜
蜜
︾。
以
曲
相
比
，
鄧
麗

君
生
於
近
代
，
比
小
明
星
時
代
之
窮
困
愁
苦
好
得
多

了
，
鄧
麗
君
好
歹
也
曾
享
過
成
功
之
榮
耀
，
歌
藝
蜚

傳
大
地
之
光
彩
，
人
人
稱
羨
讚
頌
之
崇
拜
欣
賞
，
兩

相
比
較
，
鄧
麗
君
似
乎
是
較
為
﹁
好
命
﹂
一
點
。

原
名
鄧
曼
薇
的
小
明
星
︵
唉
，
又
是
姓
鄧
︶，
母
為

廣
州
東
堤
妓
寨
女
傭
，
當
年
妓
寨
中
樣
貌
次
一
級
之

童
養
小
妹
難
望
﹁
接
客
﹂
旺
鐘
，
多
叫
她
們
學
唱
曲

來
侍
酒
陪
宴
娛
賓
，
鄧
小
妹
天
生
婉
潤
柔
喉
，
很
快

便
以
唱
曲
成
名
，
超
越
其
他
正
牌
妓
女
，
第
一
個
要

娶
她
作
第
十
二
房
妾
侍
的
是
﹁
南
天
王
﹂
陳
濟
棠
之

兄
陳
維
周
，
即
後
來
香
港
陳
樹
渠
書
院
院
長
之
父
，

但
當
年
知
己
文
人
的
王
心
帆
專
送
她
一
柬
上
有
﹁
薄

命
憐
卿
甘
作
妾
，
侯
門
一
入
深
似
海
﹂
一
語
，
小
明

星
毅
然
不
作
妾
，
南
下
香
港
再
展
歌
喉
，
王
心
帆
也

跟

來
，
後
來
二
人
都
葬
在
香
江
。

小
明
星
第
二
樁
是
孽
緣
，
她
贊
助
一
位
高
中
生
蔡

保
羅
赴
美
留
學
，
誰
知
三
年
後
他
學
成
回
來
帶

個

金
髮
洋
太
太
，
小
明
星
為
此
曾
吞
鴉
片
自
殺
，
幸
被

救
回
。
第
三
次
姻
緣
是
與
半
山
區
一
世
家
子
弟
談
情

山
盟
海
誓
，
但
到
婚
宴
前
夕
突
然
悔
婚
，
世
家
子
聽

父
母
話
另
娶
名
門
富
女
，
三
段
緣
盡
皆
如
煙
。
王
心

帆
只
是
通
心
曲
的
知
交
，
個
性
矜
持
，
始
終
不
肯
攜

她
踏
進
一
步
，
小
明
星
是
日
寇
侵
港
之
年
返
回
廣
州

賣
唱
而
歿
，
王
心
帆
一
直
留
在
香
港
至
一
九
九
○
年

才
死
在
灣
仔
寓
所
，
終
身
未
娶
活
到
九
十
六
歲
。

姻緣路崎嶇
阿　杜

杜亦
有道

從
不
諱
言
﹁
溫
泉
、
美
食
﹂
是
我
瘋
狂
愛
上
日
本

的
兩
大
重
要
元
素
，
瘋
狂
程
度
可
以
是
每
兩
月
飛
往

日
本
一
次
，
由
南
部
的
鹿
兒
島
，
到
北
邊
的
北
海

道
，
只
要
是
有
溫
泉
的
地
方
，
都
在
遊
日
的
行
程
表

上
出
現
。
試
過
在
日
本
入
境
時
，
給
海
關
官
員
查
問

為
何
單
身
一
人
，
那
麼
頻
密
到
日
本
旅
遊
？
我
的
答
案

是
：
﹁
愛
上
了
你
的
可
愛
國
家
！
﹂

日
本
溫
泉
處
處
，
種
類
豐
富
，
各
有
各
的
特
色
。
按
不

同
方
法
分
出
很
多
類
別
，
如
按
湧
出
方
式
，
可
劃
分
為

﹁
普
通
泉
﹂、
﹁
間
歇
泉
﹂
等
；
若
按
化
學
元
素
又
可
劃
分

為
﹁
二
氧
化
碳
泉
﹂、
﹁
硫
酸
鹽
泉
﹂、
﹁
鐵
泉
﹂
等
；
按

酸
鹼
值
劃
分
，
則
可
分
為
﹁
酸
性
溫
泉
﹂
、
﹁
中
性
溫

泉
﹂、
﹁
鹼
性
溫
泉
﹂
等
。

溫
泉
的
泉
質
不
同
，
對
不
同
的
病
症
具
有
不
同
效
果
的

療
效
。
古
時
的
日
本
人
認
識
到
溫
泉
對
人
體
的
好
處
，
因

而
又
稱
溫
泉
為
﹁
湯
治
場
﹂，
意
為
溫
泉
是
治
病
的
場
所
。

溫
泉
的
療
效
不
同
於
藥
物
，
不
可
能
立
即
見
效
，
要
能
有

條
件
長
期
按
正
確
的
方
法
入
浴
，
才
可
得
到
一
定
的
效
果
。

在
日
本
東
北
的
秋
田
縣
內
，
除
了
乳
頭
溫
泉
外
，
還
有
一
處
是
多
年

來
都
想
一
試
的
﹁
玉
川
溫
泉
﹂。
據
說
它
的
泉
水
有
極
強
療
效
，
只
是

位
處
交
通
極
其
不
便
的
深
山
，
又
沒
有
專
車
接
送
，
在
最
近
的
新
幹
線

火
車
站
，
還
要
搭
乘
九
十
分
鐘
的
區
間
巴
士
，
穿
越
多
條
山
間
隧
道
才

抵
達
溫
泉
新
館
，
而
要
到
舊
館
及
周
邊
景
點
，
在
大
雪
紛
飛
的
寒
冬
，

還
要
轉
乘
能
在
雪
地
行
走
的
﹁
雪
上

車
﹂
！

玉
川
溫
泉
位
於
八
幡
平
附
近
的
燒
山

山
麓
，
此
處
有
日
本
第
一
位
的
強
酸
性

溫
泉
水
，
對
各
類
細
菌
具
有
強
大
的
殺

菌
力
，
據
說
能
治
療
各
種
皮
膚
病
、
風

濕
痛
症
、
高
血
壓
、
動
脈
硬
化
，
甚
至

難
治
的
癌
症
也
有
療
效
。
由
於
功
能
強

大
，
成
為
日
本
人
氣
極
高
的
﹁
湯
治
宿
﹂

︵
長
期
滯
留
利
用
溫
泉
治
病
的
療
養

地
︶，
館
內
還
有
醫
師
駐
場
，
替
宿
客

解
答
問
題
，
提
供
協
助
。

治病的溫泉
蘇狄嘉

海闊
天空

辛
卯
兔
年
歲
晚
，
正
所
謂
挨
年
近

晚
，
傳
統
華
人
千
家
萬
戶
忙
辦
年

貨
，
大
掃
除
，
吃
團
年
飯
。
廣
東
籍

企
業
老
闆
忙

請
﹁
春
茗
﹂
準
備
，

外
省
企
業
老
闆
擺
的
是
﹁
年
夜
飯
﹂。

各
處
村
鄉
各
有
習
俗
，
無
非
是
一
年
營
營

役
役
到
晚
大
做
公
關
感
恩
。

快
到
年
﹁
廿
八
﹂
洗
邋
遢
之
時
。
兔
年

臘
月
並
沒
年
卅
晚
，
年
廿
八
正
好
是
周

六
，
又
是
節
氣
﹁
大
寒
﹂。
當
下
摩
登
家
庭

已
是
男
女
同
工
合
做
家
務
。
大
掃
除
洗
邋

遢
不
光
是
太
太
責
任
，
若
然
有
成
年
子
女

的
話
，
闔
家
清
潔
樂
過
一
個
有
意
義
周
末

倒
是
很
有
意
義
的
事
。
往
時
，
只
憑
婦
女

單
個
搞
清
潔
，
一
腳
踢
。
雖
然
無
私
偉
大

的
母
親
沒
有
怨
言
，
但
並
不
公
道
。
不

過
，
現
時
富
裕
家
庭
多
僱
傭
工
，
又
或
者

有
﹁
家
務
助
理
﹂
可
僱
助
清
潔
。
可
是
，
別
說
當
下

經
濟
不
景
氣
，
聽
講
﹁
家
務
助
理
﹂
早
已
被
搶
聘

了
。
換
來
的
是
﹁
明
年
請
早
罷
﹂。
莫
說
是
時
鐘
的
家

務
助
理
難
請
到
，
甚
至
是
普
通
的
﹁
陪
月
﹂
傭
人
，

月
薪
二
萬
者
也
難
求
。

過
了
春
節
是
壬
辰
龍
年
，
﹁
我
是
中
國
人
，
是
龍

的
傳
人
﹂，
中
國
人
對
﹁
龍
﹂
生
肖
情
有
獨
鍾
，
當
父

母
者
最
追
崇
新
春
願
望
是
﹁
龍
年
添
丁
發
財
，
龍
仔

龍
女
都
好
﹂。
但
又
怕
真
的
﹁
有

﹂，
屆
時
難
有
生

產
床
位
。
相
信
龍
年
華
人
地
區
出
生
率
增
，
內
地
啦

還
有
香
港
啦
。
香
港
政
府
當
局
統
計
還
得
要
額
外
把

﹁
雙
非
﹂
孕
婦
可
能
襲
港
的
人
數
計
算
在
內
哩
。
唉
，

新
一
屆
行
政
長
官
及
其
領
導
政
府
有
關
官
員
在
釐
訂

政
策
作
任
何
預
算
時
，
面
對
的
不
僅
是
七
百
萬
香
港

市
民
，
其
實
還
要
把
十
三
億
人
口
的
可
能
性
也
包
括

在
內
。
不
確
定
性
的
因
素
包
括
房
屋
、
教
育
、
交

通
、
醫
療
和
生
育
等
，
難
度
頗
高
。

送
舊
迎
新
，
送
走
邋
遢
無
用
的
東
西
，
總
結
過
去

一
年
，
掃
走
投
資
垃
圾
品
，
展
望
新
的
一
年
，
部
署

一
下
投
資
新
目
標
賺
錢
品
種
。
買
黃
金
？
購
股
票
？

儲
人
民
幣
及
其
產
品
？
其
實
，
今
年
投
資
風
險
大
，

掃
掉
垃
圾
易
，
尋
寶
難
。
倒
要
看
你
運
程
與
眼
光
。

大掃除過新年
思　旋

思旋
天地

收
到
康
文
署
寄
來
本
年
度
香
港

文
學
節
前
奏
活
動
的
宣
傳
單
張
，

包
括
專
為
小
學
同
學
而
設
的
文
學

作
品
演
繹
比
賽
，
以
及
設
中
學
組

及
公
開
組
的
﹁
文
影
共
舞
﹂
短
片

創
作
比
賽
和
﹁
深
情
絮
語
﹂
情
書
徵
文

比
賽
，
知
道
香
港
文
學
節
將
於
六
月
底

至
七
月
中
舉
行
，
本
年
已
是
第
九
屆

了
，
作
為
香
港
文
學
的
讀
者
、
研
究
者

和
教
學
者
之
一
，
當
然
對
兩
年
一
度
的

香
港
文
學
節
有
一
定
期
待
。

如
果
可
以
比
較
和
想
像
，
我
心
目
中

的
香
港
文
學
節
是
像
香
港
國
際
電
影
節

或
香
港
藝
術
節
那
樣
的
地
位
，
有
深

入
、
另
類
與
專
業
的
節
目
，
也
有
大
眾

化
與
教
育
、
推
廣
性
質
的
節
目
。
我
所

認
識
的
﹁
影
癡
﹂
們
，
為
觀
看
大
師
級

或
手
法
另
類
、
創
新
前
衛
的
電
影
，
可

以
在
電
影
節
期
間
，
一
天
連
續
趕
三
四

場
電
影
或
以
上
，
尤
其
早
幾
年
中
環
天

星
小
輪
未
搬
遷
之
前
，
影
癡
們
中
午
在

尖
沙
咀
的
文
化
中
心
，
下
午
往
香
港
大

會
堂
，
傍
晚
再
往
灣
仔
藝
術
中
心
或
西

灣
河
的
電
影
資
料
館
。
電
影
節
開
始
前
，
影
癡
們

﹁
撲
飛
﹂、
訂
票
等
工
夫
固
然
仔
細
而
認
真
，
與
朋

友
交
換
情
報
、
出
讓
戲
票
、
討
論
影
情
更
是
指
定

動
作
。
也
許
，
種
種
影
院
以
外
的
活
動
，
也
參
與

加
添
了
電
影
節
的
一
點
刺
激
性
。

我
有
時
想
，
也
許
香
港
文
學
節
的
一
些
節
目
也

應
該
收
費
？
聽
一
場
有
份
量
的
作
家
、
學
者
的
講

座
，
聽
一
場
包
括
多
名
詩
人
參
與
的
詩
會
，
會
有

讀
者
願
意
購
票
嗎
？
有
沒
有
可
能
透
過
門
票
收

益
，
讓
作
家
、
學
者
、
詩
人
取
得
更
合
理
的
報

酬
？
又
有
沒
有
可
能
因
為
讀
者
購
票
入
場
，
使
他

們
更
珍
惜
參
與
和
發
言
、
提
問
的
機
會
，
而
不
會

胡
亂
提
出
不
相
干
或
基
本
常
識
層
次
的
問
題
？
想

歸
想
，
我
們
都
明
白
現
實
的
問
題
，
諸
如
市
場
、

認
受
性
、
關
注
度
、
讀
者
量
等
等
，
香
港
文
學
的

現
實
，
與
香
港
生
活
的
現
實
一
樣
殘
酷
，
相
信
在

現
實
考
慮
的
情
況
下
，
只
有
繼
續
一
點
一
滴
地
努

力
。 香港文學節的期待

陳智德

詩幻
留形

1983年秋天，我考入東北某大學。在開學典禮
上，說話幽默的系主任強調大學生千萬不要跳
舞。「一跳就出事」，他用小品演員的口氣說，還
做了個與他年齡不相符的怪臉。現場的學生都猜
到了他的潛台詞，發出陣陣曖昧的笑聲。奇怪的
是，笑聲洋溢的禮堂卻讓人感到壓抑，我的心情
也變得灰暗和沉重起來。
本以為這番話決定了大學生活的主旋律，但沒

想到變化比預測快。沒過幾天，校團委就組織各
班級跳集體舞。「現在是改革的時代，青年人跳
跳舞是好事」，他們邊動員邊傳達上面的意思。
上面的權威自然需要尊重，但系主任的話還在

我們耳邊縈繞。兩種矛盾的說法讓我們有些為
難：跳，還是不跳，這是個問題。班上決定開會
討論。會開得很激烈，兩種意見激烈交鋒。有人
認為大學生必須以學習為重，更多的學生則覺得
青春歲月應該豐富多彩。就在大多數人辯論正酣
時，不知道誰打開了收音機。接 ，一個誘人的
旋律在空中迴旋：

太陽太陽像一把金梭

月亮月亮像一把銀梭

交給你也交給我

看誰織出最美好的生活

這本是首勵志歌曲，提示人們珍惜時間，努力
為實現四個現代化做貢獻，可它甜美的樂音卻使

我們想到了青春的短暫和生活的美好。有兩位男
女同學像被施了魔法，立刻拉手跳起來。他們的
舞姿還很笨拙，但大家對此並不在意。我們關心
的不是技術問題，而是那種解放的感覺—本應該
保持距離的男女生，現在可以光明正大地親密接
觸，這對其他人來說無疑是誘惑和號召。他們快
樂的表情感染了剩下的同學。除了少數觀望者
外，剛才還在高談闊論的同學們再也不願辜負大
好的青春時光，個個躍躍欲試。恰好有人參加過
培訓，可以扮演老師的角色。於是，會場立刻變
成了舞場。大家跳的是流行的集體舞，男生女生
分列兩排，像金梭和銀梭式的編織出各種變幻的
圖案。來自郊區的我也克服了羞怯，加入到「編
織者」的行列中。當我第一次拉住女同學的手
時，那種真實的溫度和馨香使我陶醉了，讓我情
不自禁地感歎大學生活的美好。對於我和許多同
學來說，那是真正的身體啟蒙，意味 青春歲月
的全新開始。
在以後的日子裡，周末舞會總是吸引 眾多學

子。只要有音樂和激情，教室、寢室、走廊都會
變成演繹歡樂的地方。不過，當時的舞會經常被
意外事件打斷，演繹出複雜的情節，猶如戲劇中
的場景。
不知不覺間，入學後的第一個春天到了。按

學校的安排，我們班到郊區的農場勞動。在暖風
拂面的農場，樹已經發出了綠色的嫩芽，空氣中
飄 草木汁液的馨香，但剛剛耕過的土地還裸露

大片大片的枯黃。農場院部只有幾排簡陋的平
房，面積小，條件艱苦。每到傍晚，勞累了一天
的我們只能到附近的樹林中漫步。鄉村之夜寂靜
而漫長，青春洋溢的我們不能不想辦法與時間作
戰。正當大家陷入集體性苦悶之時，有人提議跳
舞，自然贏得了熱烈的響應。為了增加浪漫氛
圍，我們決定搞個篝火晚會。月上柳梢頭之際，
同學們將拾到的乾樹枝堆在大院裡的空地上，燃
起一小堆篝火，圍 篝火跳了起來：

太陽太陽像一把金梭

月亮月亮像一把銀梭

你來織我也來做

織出青春最美的花朵

那一夜，我們跳得分外起勁，常常被自己的精
彩發揮所激動，發自內心地為自己叫好。可是，
就在篝火舞會熱鬧地進行時，意想不到的事情發
生了：一個走路有些顛簸的中年人衝了過來，憤
怒地用腳和木棍撲滅了篝火，拉下了
收音機的電源。在阻止他時，我們聞
到了濃重的酒氣。面對驚愕的我們，
半醉的他面孔扭曲，全身顫抖，似乎
遇到了世界上最為荒唐的壞事。在那
一刻，他顯然就是憤怒的化身，要以
正義之名替天行道，阻止我們的荒唐
行徑。同樣憤怒的是我們，是幾十顆
激情被堵塞的心。於是，憤怒的雙方
對峙 ，都想為自己伸張正義。身為
文體委員，我率先上去與他交涉，卻
發現他根本無法說話。從他艱難呈現
的肢體語言中，大家明白了他的意
思：年輕人拉拉扯扯的，太不像話

了，趕快停下。有位家住農場附近的同學悄悄告
訴我：他是農場請的工人，腿和嗓子都有殘疾，
看不慣我們跳舞時的做派，趕過來阻止我們。聞
聽此言，幾位年紀大的學生悟出了門道，決定改
變「鬥爭」策略。他們像玩變臉遊戲式地迅速更
換表情，連哄帶推地勸走了他。接 ，篝火重新
燃燒，音樂再次響起，我們繼續舞動。經歷了剛
才的風波，同學們都跳得更加投入—那個隨時會
回來的身影提示我們時間的珍貴：

金梭和銀梭匆匆眼前過

光陰快如箭提醒你和我

年輕人快發奮

黃金時代莫錯過莫錯過

果真，十幾分鐘後，他又出現了。於是，剛才
發生的一幕再次完整地重演。農場之夜的篝火舞
會猶如一場活話劇，演繹出複雜多變的情節，當
然也激發出旺盛的生命激情。

集體舞風波

■玉川溫泉。 網上圖片

■看了這書，得其「營養」不

少，也大開了眼界。

作者提供圖片


